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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山公园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
者，7月初，尬舞的人群来到了紫荆山公
园。随后，他们便收到居民的投诉，反映
公园内的尬舞过于低俗，也影响到了居民
的生活，因而叫停了跳舞的人，“他们太吵
了，我们就在公园里放了一块牌子，写了
不能在公园内跳‘尬舞’，差不多7月底他
们就走了”。

郑州市二七区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
员告诉北青报记者，此前有不少市民对

“尬舞”团体进行过多次投诉，所以叫停了
辖区内的“尬舞”活动。工作人员称，由于
不能对“尬舞”进行强制处理，所以只能对
他们进行劝阻，“如果有市民投诉，我们一
定会去管的，如果在公园内，也会有园方
来管他们”。

郑州火车站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则表示，暂时还没有接到周边市民的
相关投诉。“辖区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
定时定点在广场上进行巡逻，如果跳广场
舞（尬舞）的这些人，音乐声开得很大或者
有其他的扰民行为，会有执法人员对他们
进行劝阻。但这毕竟不属于违法行为，主
要以劝阻为主。”

屡遭质疑和劝离后，一些尬舞者回归
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近日，北青报记者联
系到二强时，他回复称自己已经“不跳（尬
舞）了”。一些尬舞者透露，二强打算开一
家传媒公司。直播账号上的信息显示，目
前，二强带着包括“猴子”在内的尬舞团成
员，在进行全国各地的“联谊行”。

“红毛皇帝”顾东林也曾于近日对媒
体表示，他重拾自己理发店的生意，“干回
了老本行”。他坦言，尬舞不再像今年上
半年那么红火了，“以前开直播，在线人数
上千人是常有的，但现在只有几百人。在

户外直播尬舞，还不如在家跟粉丝聊天时
人数多，还有不少粉丝说我们跳的舞他们
看腻了，要求创新。粉丝刷的礼物，少了
一半还不止”。

现在的双枪老大妈，没有了规模化的
团队，通常在公园里“单打独斗”，跳舞时
的围观者和直播间的粉丝寥寥。少林的
团队人数虽不少，但直播时的围观者稀稀
拉拉不过几十人，每到一个新地点开直
播，没过几天便在周遭市民的投诉中草草
收场。

“红毛皇帝”顾东林告诉北青报记者，
尽管光鲜不比当初，但他没有放弃尬舞和
直播。他和大雪现在的团队有15人，其中
有“尬舞天团”元老级的成员化肥、电王、
长发女等人，也有新收的徒弟——彝族三
兄弟等人。

谈及对尬舞的坚持，顾东林说得最多
的是“喜欢跳，自己开心就好”，但很多人
认为，他们仍不断从中获利。顾东林直
言，成为“网红”后，他和团队成员曾被邀
请参加一些饭店的开业现场，或者给别人
的婚礼助阵，“参加一场活动，通常都是一
小时左右，每个人能分到两三百块钱”。
而直播带来的盈利，他自称“只能管住几
个徒弟的吃喝和住宿”。他给北青报记者
算了一笔账，现在直播“尬舞”，在线观看
的粉丝数，多的时候能有2000多人，少的
时候只有几百人，“刷礼物的人多，能挣个
1千多元，少的时候能顾住直播时的一两
百块钱流量花费就不错了”。

如今，曾经在网上红极一时的尬舞，
其热度正在慢慢消退。围观者渐少，收入
锐减，让不少尬舞者选择离开。这个由关
注衍生出的群体，目前正在逐步缩减。

（张雅）

“尬舞”在尴尬中“退潮”
曾在郑州红极一时 因扰民等问题不断被劝离
如今网上关注度锐减 不少尬舞者选择离开

手机屏幕内外，一头是极度夸张的演绎，以及渴望成名的企
盼；一头是收获名利的传说，却在风头过后遇冷。这是郑州“尬舞
者”的现实写照。

“尬舞”因其动作怪异，自诞生起就备受争议，而在被称为尬舞
界“红毛皇帝”的顾东林看来，这是一种糅合了多种舞蹈类型而“自
成一家”的舞步。

尬舞因直播而兴，一批尬舞者因直播而名利双收的传说，又刺
激着更多人加入这一群体中。与之相对的是，扰民、影响市容的投
诉，使得管理部门不得不加大对这一活动的管理和限制。

尬舞者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之下，围观者渐少，收入锐
减，让不少尬舞者选择离开。这个由关注衍生出的群体，目前正在
逐步缩减。

郑州人民公园一角，音箱里传出轰
鸣的音乐声，重低音打着节奏，顾东林合
着拍子，眼睛微微闭起，双手环抱胸前，
随性地大幅度摇摆，红发在风中凌乱。
一些舞友陆续加入。其中，有人跳舞时
像在撒化肥，有人像触电，也有大妈跳舞
时手指比“双枪”，还有人因为五官长得
像猴子被人记住……

这是半年前，郑州人民公园里最常
见的“尬舞”现场。染着一头红发，56岁
的“红毛皇帝”顾东林，介绍自己是郑州

“尬舞”的创始人之一。“‘尬舞’没叫‘尬
舞’之前，我已经在公园里跳了十多年。”

顾东林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在旁
人看来肢体动作夸张的舞姿，是他结合
爵士、交谊舞、水手舞等舞蹈的经典动作
糅合而成，“自成一家”。“都是年轻时在
迪厅跳舞时学的，后来迪厅收费越来越
贵，就到公园里跳了。”

2016 年 6月，一段众人跳舞的视频
被传到了网上，视频拍摄者给他们的舞
蹈取名“尬舞”。顾东林直言，第一次听

到“尬舞”这个名字，不太喜欢，“是尴尬
的意思吗？”对方解释，“尬舞”有斗舞的
意思，顾东林这才接受这个名字。

随着视频热传，郑州人民公园里的
这个“跳舞场”里，来“尬舞”的人越来越
多，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围观的人群
中，不会“尬舞”的年轻人二强，从这场
热闹里，第一个挖掘出商机。最开始，他
拍摄尬舞者的视频，而后在平台上直播

“尬舞天团”的跳舞现场。这让他在直播
平台上迅速涨粉，如今粉丝数量已经破
百万。最火爆的时候，二强直播一场尬
舞，在线观看人数能达到上万人，相关视
频的点击量轻松破千万。

“尬舞”彻底“火”了。“红毛皇帝”顾
东林最直观的感受是，有深圳的粉丝，打

“飞的”来请他吃饭，看他跳一场舞，再打
“飞的”回去，还有坐高铁从北京来的粉
丝，“全国各地的都有”。除了红毛皇帝，也
有冲着双枪老大妈、化肥、电王、猴子、少
林、长发女、妖娆姐来的……这些都是网友
根据他们的舞姿和外形特征起的外号。

“靠直播我们尬舞，红火的时候，二
强一天至少能挣1万块钱。”尽管二强从
未承认过这一数字，但顾东林告诉北青
报记者，尬舞团的人“都知道”。激增的
粉丝量，直播间的网友打赏带来的直接
利益，刺激着每个尬舞者的神经。

原本是自娱自乐的广场舞，掺杂了
粉丝和利益后，变得不再纯粹。他们开
始注册自己的账号开直播，但粉丝数量
和网友刷来的礼物，远远低于最先发起
直播的二强。

为了吸引直播间的粉丝驻足，“尬舞
天团”的成员们开始力求“创新”。一时
间，抽筋舞、打架舞、指人舞等各类舞姿
层出。随之而来的，是周边和网上越来
越多的指责声。

“低俗”“炒作”“看着让人尴尬”，有
当地市民面对镜头采访时直言。今年4
月初，原本没做太多干涉的郑州人民公园
园方和相关执法部门，出面劝离这些尬舞
者。“一开始让我们暂停几天，但后来就没
让再进了。”一名尬舞者这样回忆道。

对此，郑州人民公园园方工作人员
对北青报记者解释，叫停尬舞，主要考虑
到参加尬舞的人比较多，“围观的市民更
多了，增加了践踏公园内草坪和花草的
现象”。同时，由于人群集中，有小偷趁
机进行偷盗，还出现了吵架等一些治安
案件；此外，现场一些人通过网络直播尬
舞盈利。

失去郑州人民公园的大本营，尬舞

者和他们的直播间，开始向周边迁移。
与此同时，曾一度超过50人的“尬舞天
团”，内部出现分裂。“四分天下。”顾东林
笑称。迁移过程中，红毛皇帝和大雪、双
枪老大妈、二强、少林，四支“尬舞”主力，
带着各自的团队，占领了郑州人民公园
外的金水河两岸，并一度让这条河岸边
的狭窄小道成为“网红一条街”。

在网红一条街上，几乎每一场“尬
舞”直播，现场都被五六百人围得水泄不
通，拥挤着来拍照和录视频的人群，不亚
于看到明星出场，有的围观者甚至爬到
树上去看尬舞。网上的粉丝热情更甚，
最直观的体现，是直播间源源不断的各
种“礼物”。而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以
及想成为网红的、穿着奇装异服的人群，
纷纷来到这里“朝圣”“蹭热度”。

顾东林回忆，他们在这里一直跳到6
月份，之后被劝离。顾东林没有谈及被
劝离的原因，但多段视频和此前的报道
显示，曾有两支尬舞团队成员，在这里发
生过肢体冲突，而为了博人眼球，还有两
个团队的尬舞者们曾跳入金水河，在污
水中一边疯狂摇摆，一边直播。

转战和被劝离，一直叠加出现在这
些尬舞者的生活中。“尬舞一条街”被封
后，他们相继去过紫荆山公园、紫荆山立
交桥附近小公园、人民路与太康路三角
公园、商城遗址城墙边上的空地，以及郑
州火车站西广场。这些新的尬舞地点，
都在郑州人民公园附近，呈环状分布。

成名
一段尬舞视频曾点击过千万

博弈
逐利和不断被劝离的“尬舞天团”

遇冷
热度消退 很多人选择离开

郑州“尬舞”曾经异常火爆

因扰民问题“尬舞”一条街被封


